
深夜，

我捕捉春风奔走

是在古老村庄的呼唤
春风早已无法得意
无法甜蜜与歌唱
那些动人的往事跟着村庄消逝
胭脂脱落，唇膏斑驳
亲吻过我的耳朵留不下温度
那呼唤是春风嗓子发炎咽喉堵塞
从未曾有过的略带伤感的沙哑
托一轮明月朗照静谧村庄
朗照村庄为归来铺满的石板路
那呼唤是春风轻轻一声
村后路弯弯呀，归来走哪弯
村前水涛涛呀，归来乘哪涛
村左园枝枝呀，归来摘哪枝
村右坟堆堆呀
归来跪膝哭哪堆
春风声声急又声声慢
头枕村庄的一夜荒凉独自发呆
不经意就从土房瓦脊缝隙间
掀起我衣袂飘飘
急促追问漂泊远方的人儿呀
为何还不归啊！还不归？

一只用触须

叩响大地的蚂蚁

人世间所有的形容词与他无关
用洗不尽的黝黑覆盖
山外花花绿绿
霓虹灯下的流光溢彩
用一根触须扎进细胞的力量
挡住比他强大数倍的
城市摩天大楼
或从一个媚眼抛来的妩媚妖娆
一根触须抵达朗朗晴空
一根触须深入巴山绵延
他这一生只知道劳动热爱
用第一根纤细的触须
不断切割阳光
用第二根切割流动的汗水
用第三根切割
被浸透饱满的玉米粒
用第四根五根叩响苍茫大地
向厚土输送自己全部血液
多么卑微的希望
也抑制不住开花结果
缀满在绿树枝头热情的微笑灿烂
一只用触须叩响大地的蚂蚁
还叩响无数风雨
叩响无数九肠十道弯
叩响一片月色沉寂的村庄
那么多露珠夜宿草尖
在闪烁朴素，爱过无痕———

在大巴山脉

瘦削的冬天
(节选)

【诗歌赛区】

盼星星，盼月亮，历时一
年，新建的小区竣工了。

他们是这片土地的拆迁
户，分到了两套单元房。在拿
到钥匙的当天，他收拾了母
亲仅有的那点儿家当，领她
搬到了小区的 1号楼 6层。而
他一家却住进了11号楼4层，
面积也大。

他们暗自高兴，终于甩掉
了这个包袱。结婚前他就答应
过媳妇：不准给你妈花钱。

不给母亲生活费，不照顾
她，这儿子愿意吗？当然愿意。
否则女人就不跟他过日子，甚
至成亲时也没让她参加。他太
穷了，她太穷了。这些年，他无
数次怨恨她把他生到这个穷家
里。她捡了那么多年破烂，她没
有钱给他娶亲，他跟着她吃了
许多苦。

初中毕业，他就到处找零
工活干。她没钱供他上学，靠捡
破烂，能吃上饭就不错了，哪有
闲钱啊？他学习不好，本来也不
愿上了，受够了那些奚落和辛
酸。后来，跟着别人干装修，无
非是低技能活儿，涂墙抹粉、用
电刀切玻璃等。而她，就是捡那
些个不值钱的玩意儿，还时常
被收购的贩子欺骗。傻透了，他

越来越为自己有这样一个母亲
感到自卑。

他盼着哪天她过马路时
被车撞死，这样可以完全摆
脱她造成的“阴影”，还能得
到一笔不菲的赔偿。可是她
却无处不在，不时出现在他
的视线范围内，即便是1号到
1 1号隔了几幢楼的距离。当
时分房子，他就是一东一西
故意这样安排的。本来她有
个载废品的三轮车，不知被
谁偷了，她只好用手拖着两
只口袋。很早以前他也坐过
那个车子，因为他得了湿疹，
她带着他跑了好几家药铺，
最后还剩五角钱，就给他买
了两个烧饼。一些陈旧的生
活故事，早就被他遗忘了。

把她领到6楼后，狠狠给她
甩出一张百元钞票，告诉她以
后这就是家了，他太忙，会过来
得少……

她心里啪嗒一下，不小心
踢倒一个马扎，如突然清醒的
意识。她自我安慰着：他从小没
爹，混成个人不容易，我不该拖
累他……

此时，站在一套等待装修
的房子里，听着一位母亲和儿
子的对话，他心情起伏。

母亲说：“我看，这墙壁没
必要刷了吧，挺光滑的。在那个
大 卧 室 里 做 一 套 壁 柜 倒
好……”

“不行！墙壁客厅要刷成淡
粉绿，卧室刷成浅灰紫。不同房
间有不同颜色，墙要刷，壁柜要
做，门也要换。否则，女友不愿
意。你得为我想想吧。再说了，
我结了婚，你不要跟着过……”
儿子说得决绝。

“这几十年，就是为了你以
后的日子，积蓄，全花上了。”母
亲低下头，怯懦地说。

“行了！你别说得那么可
怜。我知道你舍不得花钱，你不
要再掺和了。”

他站在一边，血忽的冲上
头顶，脸发烫，尴尬得不知怎么
才好。这个混蛋！他真想教训这
个无礼又固执的小子。但他是
他找来计算几个房间用多少涂
料的，这房子可刷的面积不小，
加起来要用好几桶呢。他当然
希望接这个活儿，可现在他却
想帮这个可怜的母亲劝服他：
真没必要再刷……

僵持了瞬间，那小子摔门
而去。母亲开始哭泣。

他的心很乱，没头没脑地
劝慰她：“不要哭了，儿子理解

母亲是有个过程的。”
当然这话他没必要说。恍

惚间，他觉得这个哭泣的人不
是别人，正是自己嫌弃了多年
的母亲。

他冲出去，以最快的速
度跑到母亲家，用钥匙开门。
看 见 她 正 在 整 理 捡 来 的 废
品，一屋子的废品等待处理。
他扑过去，抱住母亲的腿，大
哭起来。

这个一辈子以捡破烂为
生的老人，心慌得厉害，抱住
儿子的头说：“儿子别哭。谁
欺负你啦？你看你看，月亮都
不哭。”

大白天的，哪有月亮呀？但
母亲总这么说，他习惯了抬头
去看，第一次，他看到了她的
脸，原来母亲已经这样苍老。他
的心纠结成一团草，暗暗发誓：
再不准她捡废品卖，还要给她
买辆小三轮骑着玩儿。要让她
开心快乐。

多年前，父亲意外身亡，母
亲受了刺激。小时候，他被别人
欺负时，母亲常这么哄他：月亮
不哭，你哭啥呀，你是坚强的男
子汉……

有多少次，自己也看到过
母亲哭？

□凹汉

对土地的虔诚信仰

和血肉深情

这一组诗写故乡、写父亲，那
些人与事，都清晰在目、日夜在怀。
写出了自然变迁、乡村律动，也写
出了农民对土地的虔诚信仰和血
肉深情。

初评委：张艳梅，山东理工
大 学 文 学 与 新 闻 传 播 学 院 教
授，文学博士，中国现当代文学
专业学科带头人，山东省作协
特约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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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赛区】

月亮不哭□青和

很动情的一篇小说。母亲对儿子的深情，儿子对母亲的感情，两者之间的极不对等
让人动容。“我”们都是母亲的儿女，人同此情，容易共鸣。小说在“诗艺”上还需更进一
步，加强修炼。一些细节显得突兀。比如，从前面的情节看，“我”在装修房子时听到了母
子对话，似乎不应产生那么强烈的作用。这里面还需要铺垫。“月亮不哭”，有深意，但没
有“呈现”出来，更像一个生硬的标签。让文字入人心，不是易事。

初评委：孙书文，教授，博士，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山东省文艺评论家协会
副秘书长，山东省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协会副秘书长。

自己感动，

还要让读者感动

点评

何处归
家里，大喇叭上，蜘蛛缠

了一层层的网，使发出的声音
也变得沙哑，不知怎么，悬挂
的蜘蛛突然坠下，好像被声音
给扼杀掉了。

上海，彩色霓虹灯下，穿着
旗袍的小姐街头巷尾走着，头发
盘起，精致，略显油腻，脸上已看
不出是什么颜色的粉饰，只有那
通红的嘴唇，像极了人血，仿佛
带着血腥的味道。

他和她，一路跑着，从家到
上海。

她，皱皱的白麻上衣，灰色
粗布长裤，好久没舍得穿了，衣
服倒像是个害羞的小孩子。裤脚
有了个洞，是晚上被棘针刮的，
布鞋上有泥水干了后留下的印，
干巴巴的，泥土在上海这潮湿的
浸染下又变得湿乎乎的，粘住了
鞋子，发散着难闻的气味。她水
灵灵的眼睛里满是惶恐。

这是他的主意。他到过上海。
一整夜，脚踩雨地，吧嗒

吧嗒。
她没有后悔跟着他走，即使

家里的生活还算安逸，即使家有
好几亩肥沃的土地，即使家里有
那头壮实的老黄牛，但没有自由
的爱。她是向往美好的，是向往
快乐的，是向往繁华的，不是嫁
给那个土财主家的儿子，整天堆

着满脸横肉冲她流涎水的人。
他们的爱情是彼此忠贞的。
她说：这辈子，就跟着你了，

到哪里都随你，只要你要我。
他答道：为了你，我加把劲，

找个活计，挣钱养活你。
说完，他俩都笑了，黑黑的

瞳孔中，满是澄澈，满是纯净。
那个弄堂，最狭窄的、阴

郁的、潮湿的最深处，是他们
住的地方。是个小小的蜗牛
壳，轻轻的，脆弱的，曾经装载
着幻想。弄堂很深、很深、很
深，如一个幽深的隧道，不知
何时就把你吞掉，然后载你到
下一站更幽深的地方，你无法
预料，只能随它而去。

他们越来越消瘦，过了好
久，家里依旧空荡荡。

只有孤零零的钟幽幽地晃
着，好像不知疲倦。

不知何时，在红灯绿酒中，
她也穿上了那种前凸后翘的旗
袍，戴上了明晃晃的首饰，也成
了它见的那种吸血的人，像是巨
大的人身面具，撕掉这层皮后只
剩空空的骷髅。

家里添了些东西，钟不再孤
独了。

在昏黄幽暗的灯下，他换上
了衣服，搭着灰色的手巾，准备
工作。

回家时，她穿上了朴素的衣
服，没藏住烫过的大波浪，没掩
住慌张的瞳孔；他扎着鲜红色领
结，踩着锃亮的皮鞋回来了，没
藏住脖颈后留下的汗渍，没掩住
落寞的眼神。

他们虚伪地笑着，声音穿透
了弄堂。

那天，她陪着客人，正开怀大
笑，因为客人说她笑起来很美。

门口的小喽啰怯怯地跑到
她身边，问她：有没有个擦皮鞋
的亲戚在这里？

她说：怎么会？当然没有！
屋里的灯继续旋转着，星星

点点，照得人儿也醉了，脸上的
红晕浸满了整个房间。

今晚我送你吧，有点晚了啊。
赵老板，你是知道的，我

要回家啊。
你看你想多了吧，我就是送

你回家。
外面一群人围着个擦鞋匠，

那人已断掉了一条胳膊。脸上，
尘土、鲜血，好像还有泪吧，是什
么，看不太真切了，地上撒着一
些东西，一个鲜红色领结，静静
地躺在地上，身上落满伤痕。

他怎么了？
就是他看到您跟赵老板进

去，拼命要往里冲，打了一顿还
不服，就卸了他一根胳膊。你说

这人，也敢跟您攀亲戚，简直是
活得不耐烦了。

就随便把他扔到哪个巷
子吧，这种人，见多了。

您说扔哪就扔哪。
就扔到最深的巷子口吧。说

话时她的脸僵硬了，血红的唇，
颤巍巍的。

她到家了，没有卸掉那层
皮，旗袍失去了曾经的光辉，
变成罪衣，头发乱蓬蓬的，无
论怎样都挣扎不开，它已经扎
根了。他也到家了，没有换上
鲜亮的衣服，没有打上鲜红的
领结。这却成了他们唯一真实
面对对方的时刻。

他，终于停止了呼吸。
她，躺在幽深的巷子里，牵

着那断掉胳膊的手，剪刀剪破了
胳膊上的血管，静静地，与他又
在一起了。

弄堂里下起了小雨，吧
嗒、吧嗒、吧嗒，像是回家的脚
步……

上海的灯光还在变换，彷
佛凌驾于整个星空之上，白天
在隐藏，晚上便张狂，这里的
天空好像更窄，让人觉得窒息
了，但是那潮湿的气息依然还
在，泥土混杂的气味还不断扑
来，血红的胭脂还在弄堂里弥
散……

小说描述了一对男女由农村逃奔到城市面对残酷生活的艰辛与无奈，他们的灵魂
和肉体无处皈依，有社会批判性。小说结尾，女主人公的殉情将悲情故事推向高潮，令人
感叹。小说文字优美，叙事简练。人物形象略显空洞粗糙，缺乏更有穿透力的精神审视。

初评委：周志雄，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后，硕士研究生导
师，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党支部书记。

他们的灵魂和肉体

无处皈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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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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